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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急中生智07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04 又生事端

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俗话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可
子石并非如此。

一天中午，我们利用午休时间在操
场踢足球，姚千岁突然出现，子石被抓
住。姚千岁环顾四周，威严地命令道：

“都站在原地！”
可是，只有傻子才会坐以待毙，我们

用上衣蒙着脑袋，马不停蹄地逃走了。
“站住，不许跑！”姚千岁愤怒地

呵斥。

“别跑啊你们……”子石也跟着
帮腔。

我们回应的是渐渐远去的背影。
此时，子石诚恳地说：“主任，请给

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认识他们，
可以把他们全都追回来。”

姚千岁当时被气昏了头，稀里糊涂
地点头，并且松开了子石的衣领，子石
一溜烟跑掉了，再也没有出现。

在公开检讨事件之后，我霉运连
连，几乎濒临被开除学籍的边缘。

那天下午我逃了自习课，跑到操场
踢球，恰逢凌一尧所在的班级上体育
课，一群女生聚在露天乒乓球台前玩
耍。她们的乒乓球规则非常简单，一个
人发球，另一个人捡球，然后后者发球，
前者捡球。如此反反复复，她们竟然玩
得不亦乐乎，仿佛真的在进行一场有趣
的比赛。

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前锋职责，抱
着对方的球门柱傻傻地观望，为了不被
她发现，我还机智地将球门网作为遮掩
物。轮到她捡球的时候，那个乒乓球似
乎格外灵活调皮，她像小猫咪似的亦步
亦趋地跟着跑。

忽然，我发现了不和谐的一幕。两
个高三男生站在绿茵场边，其中一人指
指点点，还发出刺耳的笑声，他在评论
凌一尧的身材。

我不由自主地走向那个唾沫横飞
的家伙，对着他的小腹狠狠地踹了过

去，他立即躺在草地上哀号。
“你想干吗？”另一个男生问。
他一边拦住我，一边呼朋引类，片

刻工夫另外三个男生跑过来，将我围在
中间。

我不记得自己挨揍的细节，只记得
许多手掌在我眼前飞来飞去，脑袋也被
摁得东倒西歪。尽管我平时也会惹是
生非，却从未将自己置于这般逆境，只
能任他们推搡，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没过多久，另一拨儿人也从四面八
方跑了过来，其中便有子石、大乔、小黑
哥、阿荣。他们直接投入战斗，在操场
边扭打起来。

透过人群的缝隙，我看见乒乓球台
区的女生们都停下手里的拍子，一头雾
水地望着这边，凌一尧也在其中。她冷
眼远观，显然非常厌恶这种不良少年斗
殴的场面。

再抬眼看她时，凌一尧与其他同学
已经往外走了。我忽然有些自惭形秽。

子石揪住那家伙的衣领，一下接一
下地往塑胶跑道上摔，大声喝道：“不是
喜欢以多欺少吗？打群架这样快乐的
事情提前约我啊！”

那个男生辩解道：“我们几个在这
里站得好好的，他一句话都没说，突然
就跑过来踹我一脚！”

子石这才扭头看着我，将信将疑地
问：“你先动手的？”

“是啊。”我说。

子石顿时愣住了，其他人也渐渐松
手停战，大家面面相觑。

“你神经病啊，为啥先动手？”
我本想解释自己动手的原因，但

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毕竟我无法向他
们描述那个家伙的猥琐举动，万一好
事者添油加醋地传扬开来，又要生出
许多事端。

“他们先打我的。”我说。
“刚才你不是说你先打他的吗？”
“我说过吗？”我死也不再改口。
政教处神通广大，很快就调查出了

这起突发事件的始末，万幸的是，纪律
整顿月已经结束了，学校也不愿动正在
备考的高三学生，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你别跟哥们儿整那些幺蛾子，当时
你为什么先动手？”子石私下里问我。

我将事情经过如实告诉了他，他顿
时暴跳如雷，高声吼道：“你咋不早说，
否则我一定把那家伙打得满地找牙！”

他只是随口一说，在我告知了他事
情的真相后，他没有再去打一架，而是
怀着极大的耐心，每隔一个礼拜就砸坏
一次那厮摆在开水房的热水瓶。然而，
我似乎无法挽救自己在凌一尧心目中
顽劣不堪的形象，唯一能做的便是不断
暗示自己不去在乎她的看法。

我当时悲观地以为，我们这辈子永
远不会有彼此靠近的一天。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
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阎山川看到屋子里多了一个男
人，立刻警惕地停住脚步，他看着我。
我知道，如果给他以思考的时间，不消
两秒我就会大难临头。我看他脸色潮
红，又闻到一股酒气，心中立刻有了主
意，上前一步劈头就说：“山川！你这
喝酒的老毛病怎么还没改，怪不得升
不上去！”

我趁机快步走到他跟前，语气半是
劝诫半是斥责：“小军都这么大了，嫂子
多不容易，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得争点

气啊。”
“你是……”阎山川有点蒙了。我

不由分说打断他的话：“是！我是外人，
可有些话就得外人来说！”我把嘴凑到
他耳边，压低声音说：“床底下的书，嫂
子可都知道了。”我长长叹息一声，指着
他媳妇说：“这话啊，你自己去跟嫂子解
释吧，我不管了！”

这句话是最狠的，我故意不挑明什
么事儿，他们夫妻俩只要有矛盾，肯定
会闹起来。我趁这个空当，怒气冲冲推
门而出，还故意把门重重关上。

出了门以后，我头都不敢回，一溜
烟儿地跑回了爱民旅馆。

今天也不能说全无收获。从阎家
三个人的反应来看，他们应该跟古董造
假或老朝奉毫无关系。要么是大眼贼
故意给错了地址，要么是老朝奉狡猾，
一觉察情况异常就立刻把这边的联络
站撤了。无论是哪种可能性，都意味着
这条线索已经失去价值了。

想到这里，我无奈地摇摇头。
次日我早早起了床，打算坐火车赶

回北京。爱民旅馆可以代买火车票，我
把钱交给服务员，然后坐在前台旁边的
沙发上等着拿票，旅馆外头忽然传来一
阵喧哗。

我抬头一看，一个身穿红色夹克衫
的小个子连滚带爬地跑进来，他年纪不
大，脖子上还挂着一部相机。在那小个

子身后，有四五个裸着上半身、下穿牛
仔裤的汉子追了过来。小个子一不留
神被拖把绊倒，怀里滚出一样器物，掉
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一听这响声，我耳朵陡然立了起
来，那是铜器发出的声音，而且是精铜
的！我朝地上扫了一眼，发现那东西是
一个铜索耳三足香炉，不大，通体黝黑，
看起来像是一件古玩。

小个子看到香炉掉出来，赶紧俯身
把它捡起来，往怀里揣。就在这时那几
个大汉扑过来，恶狠狠地按住他，让他
把东西交出来。小个子拼命挣扎：“我
是记者，你们快放开我！”

那几个人大怒，狠狠踹了他几脚：
“记者算个屁！赶紧把偷的东西还给
我们！”

“这是我买的！”小个子大叫。
小个子梗着脖子趴在地上，拼命护

住那香炉：“你们卖假货！这就是证据，
不能给！”

“那可是正宗的宣三炉！”有个大汉
一本正经地说。我一听差点笑出声来。

宣三炉是指在大明宣德三年炼出
来的铜器。当时宣德皇帝亲自监督，从
国外进口铜料，前后精炼12遍，质地极
纯。这些铜一共做成3000件铜器，再
也没有多的了。

小个子在地上大喊：“他们撒谎！
他们卖的是假货，我买来当证据去曝

光，他们就想给抢回去。”
我点点头。其实刚才我一听那响

声，就知道这玩意儿真不了。真的宣德
炉，铜质均匀，敲击时声音恢宏大气，赝
品往往声音发闷。

我笑道：“您这尊宣三炉，宝光不是
很足啊，拿出来可有点儿烫手。”

为首的还嘴硬：“我们这可是真品，
专家鉴定过的。”

“好，你们既然说他偷了宣三炉，这
东西的价值够得上立案了，咱们去派出
所报案如何？”

就在这时，三四个警察冲了进来。
警察一见屋里这阵势，连忙掏出枪来。

“刚才是谁报的警？”带队的警官放
下枪，环顾四周。

“是我。”我回答。
警察把我们几个带到了派出所。

原来那个小个子记者叫钟爱华，刚大学
毕业参加工作，在当地一家晚报负责文
化版面。他最近有个选题，调查郑州市
文物市场状况，顺藤摸瓜摸到一家黑
店，打算买一件赝品当证据进行曝光，
结果不慎被对方发现，一路被追到此。

那伙人涉嫌人身伤害、诈骗，直接
被收押了，我和钟爱华被放了出来。钟
爱华非要请我吃饭，他带着我来到一个
小店，叫刘记羊肉烩面。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